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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我和老伴都已 !"岁（属虎）。一向
身体尚可，生活都能自理。子女住在外
面，例假日来望望，也很放心。

四年前，老伴患了失忆症，病情并
不很严重。开头我也看不出。有一次，
她出去买菜，到了应回来的时间未见。
我到菜场一看，她正在菜场中东张西
望，不知应朝哪里走呢。

后来，就出现了许多医生和我都
“爱莫能助”的事情。主要是她往事记
得的；近事则记不清，一问三不知了。

她每天问我：“今年几岁了？”即使
去年 !! 岁好记时，我用手指八八一
比，她过后也记不清。上午问过，下午
又要问：“我今年八十几了？”经常都如
此，一年到头问不清。

每天，她比我起得早。我起床后弄
好水，要服侍她洗脸刷牙。问她：“洗
过、刷过吗？”她总说：“都洗过了！”有
一次，我特地把热水瓶里的水都倒空
了，要试试看问她，她又说：“洗过了！”

我哈哈大笑：“你用什么水洗的啊？！”
她一顿，才说：“我真的，我忘记了！还
没洗呢！”

有时，我问她：“你早饭吃过了
吗？”她说：“吃过了！”实际她没有吃
过。有时，她自己弄弄吃过了。问她，她
说：“还没吃呢！”早上起来，有时天阴，
她以为是傍晚。有时晚上要当白天，起
来好几次，要吃要喝，弄得我根本无法
睡觉。

在家庭经济上，她不能下楼后，金
钱对她已无多大意义。然而，替她拿了
退休金后，她仍要自己保管，放在口袋
时，凡有亲眷、小辈来探望，她回礼，出
手起码一张“红票子”。还说：“真不好意
思啊！”对方非收不可的。后来，问她钞
票给谁了？她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年老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她的胃和血压也不大好。头晕了有时
要发发脾气；有时因胃部不适，说好
了、烧好了的饭菜不要吃了，就放在一

边。等她想吃时，只好再去烧热。她牙
齿少了，咀嚼不便，我都将饭菜烧得熟
烂点，以有利于她吞吐咽，并且多熬汁，
便于营养吸收；每顿她咀嚼下来咽不下
去的残渣堆在台上，我都及时清理干
净。我承担了全部家务。

本来，我们也请过保姆，但因她家
务做惯了、节俭惯了。看不惯她们的大
手大脚，认为自己做得动还是自己弄
弄称心（她在家里还经常主动洗碗）。
做不了的，子女会来帮忙的。而我呢！对
于相濡以沫的老伴，她几十年来生儿育
女，为家庭付出了全身心的精力，现在
老了无法再为家庭操心。而我，现在自
己身体尚可，还可为家庭做些事情，理
应减少些她的病痛和精神压力，使她心
情愉快。所以，对一切事都是忍之又忍，
耐心再耐心。只要能使她多活些日子、
能对她临终多多关怀，甚至能今后为
她圆满送终。身心虽劳累，但心里总是
很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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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人快语

! ! ! !一天# 张阿姨到邻居胡大妈家串

门#胡大妈谈起儿子和媳妇时#叹了口

气说$%唉#这对小夫妻呀#每天上班一

溜头#下班回家饭来就张口#家务事从

来不动手& '

张阿姨听罢#忙向胡大妈劝解道$

%胡大妈哎# 现在单位里工作都很忙#

上下班还要轧车子# 他们小夫妻俩也

够累了( 当然啰#侬胡大妈退休在家#

家务事确实也很累# 手背手心都是肉

嘛# 还是多体谅体谅小辈们的甘苦

吧( ' 几句话说得胡大妈心里暖洋洋

的#她笑着说$)你说得也是#只要小两

口开开心心过日子# 我们老人虽然辛

苦些#也就心满意足了( '

说句实话# 平时邻里之间不可能

*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串门聊天#说

长道短#也得有个分寸#尤其是议论婆

媳,夫妻,父子之间的事#切莫火上浇

油+张阿姨对胡大妈的好言相劝#不是

火上浇油#而是化解心结#令人称赞+

! ! ! !席慕容在诗里写：“我在佛前求
了 #$$年，求佛能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那么，在我耄耋之年能与小胖
相爱，是不是我前世曾在佛前求了上
千年才有今天这段缘？

我们相识在人生的冬季里，我前
面的路已经有限，很突然的，你就站
在了我眼前。你的热情、朴实、真意，
你的执着，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点燃
我的青春，使我找回豆蔻年华的浪漫
梦幻。

没有豪宅，没有轿车，没有佣人
或家务钟点工，没有婚戒，没有婚宴，
不穿婚纱，一切都是静悄悄地展开。
在领结婚证那天还遇见倒霉事，小胖
将装有照相机、钱、银行卡及身份证
的背包丢了，尽管后来只是虚惊一
场，也真够扫兴的。

我们过起了平淡的日子，锅碗瓢
盆，柴米油盐，买菜，做饭，扫地，抹桌
子，刷马桶，洗浴缸，洗短裤臭袜子，
朝朝暮暮厮守，日日夜夜相伴。我们
的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素质各异，小
胖渐渐地融入我的生活。他变了，变
得喜欢健身、喜欢减肥、喜欢音乐、喜
欢舞蹈、喜欢色彩、喜欢鲜艳的衣服、
喜欢帅气的发型。为了与我走得更
近，他甚至和我一同去老年大学民族
舞班学舞，成了班里被人议论纷纷的
唯一的男生，跷着兰花指提着“花裙”
走碎步……

也许有人会把耄耋新娘想象成
弓腰曲背、步履蹒跚。大错特错。我
身段匀称，步履轻盈，腰板挺直，一
年四季穿短裙。我用自己大半辈子
积累的智慧经营婚姻。新婚后转眼
已经 %年过去，我和小胖情投意合，
你是我的山我是你的水，两个人默
契得像一个人。时间老人完满地回
答了当初社会各界的祝福、赞扬、困
惑、流言甚至猜忌。

我们都不搓麻将、不喝酒、不抽
烟、不养狗、不迷信，不爱慕虚荣，不
肯浪费一分钟生命做与健康快乐无
关的事。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看电

影，美国大片《西雅图不眠之夜》看了
好多遍，一遍又一遍体会电影中男主
角山姆说的那种“家”的感觉。

我们都酷爱文学，读报读书，评
书评戏，写文做诗……我们相互推荐
美文佳作，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在讨
论中感悟人生。小胖往往有独到的见
解和睿智，将我们相处的每时每刻都
诠释得充满人生哲理，并且时时精雕
细刻再加工。

我们每天都保持着乐呵呵笑眯
眯兴奋的状态，没有争吵，没有幽怨，
没有纠结，没有彼此间的伤害。偶尔
也会为一些小事拌两句嘴，一转身，
三分钟不到就和好了。我们拟定了两
人的爱情准则：走在一起是为快乐。不
为财，不为名，不为利，我们生活的唯
一基准是欢笑、快乐和爱。

我们一同去过很多很美的地方，
根据我们的财力、体力和能力，主要
去的是国内的景点，一年中有三分之
一的日子是走在路上的。旅途中小胖
用他温柔的手牵着我，常常引来路人
羡慕的眼光。那份关爱像月光下的水
雾轻轻蔓延，飘散一路芬芳。内蒙古
草原、黄河壶口、古都西安、云贵高原、
海南岛天涯海角……一辈子忘不了，
&$'% 年 ($ 月在河南开封一家大卖
场，&)"*元一斤肉丝豇豆卤面，真好
吃。区区 &+",元，幸福其实很平易。

回家后，小胖把一路上两人合影
的照片放大后贴在墙上、柜子上、冰
箱上、门板上，一屋子满满的幸福。清
晨睁开双眼，眼眶里镶满了我们的快
乐和美丽。

日子能过成这样我知足了，我不
慕贵，只羡鸳鸯不羡仙。我期盼，小胖
就像那天上的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
不会随波流淌，永远靠在我的身旁。

人们为神秘神圣的婚姻终日忙
忙碌碌，很多人水深火热，忙家务、忙
孩子、吵架、压力，或欢欣或期待或愁
楚或愤怒或迷失。我满怀信心，我的
婚姻是甜蜜的，小胖是我生命中最美
丽的相遇！

! ! ! !和与人有关。和人人有责。家庭和
睦，有利家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邻
里和谐有利社区安宁。人际间要多一
点关爱、理解和尊重。观念不一想法不
同这是正常情况。即使有点意见分歧，
也要正确对待。摆事实、论公平、分是
非，决不要强词夺理、逞能争雄。特别
是为了“财”或某种利益产生矛盾，也
应忍着点冷处理，用协商或法治的方
法解决，千万不能固执己见，错误地用
暴力干出违纪违法的蠢事，导致双方
受害，后悔莫及。俗语说得好，和气生
财，家庭和睦，人间友好是道德和文明
的表现。

! ! ! !两年前，我和妻子来深圳打工，找到
一份满意的工作后。我就和妻商量好，每
月往家里寄点钱给我母亲，通情达理的
她马上就同意了。于是每个月的月底，我
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从我的工资里拿
出一部分钱通过邮局寄给我那远在家乡
的母亲。

刚开始的时候母亲不同意我们这么
做，她说，你们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既要
养活自己，又要供孩子上学。在外面处处
都要花钱，反正她在家总会有饭吃的，等
以后有钱了再寄吧。不管母亲说什么，我
仍然坚持每月给母亲寄点钱回去。因为
我寄去的，不仅仅是钱，而是长大成人的
我对母亲的一份爱和牵挂。
“有些事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

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
轻。”世上有几件事不能等，其中之一就
是尽孝，也许你有能力为父母买车买房；
也许你只能为父母买得起一双袜子，但
在“孝”的天平上它们是等价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
为有母爱，我的生活一样充满着阳光般
的温暖和快乐。今生能得到这份绵绵
不绝的母爱，就已得到比金子还宝贵
的财富。

有规律地填写邮政汇款单是我生活
中一件美好的事情，母亲每次收到我寄
给她的钱，总是打电话过来对我说，她的
日子过得挺好的，用不着每月都寄。那年
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家过年，邻居们对我
说，你妈每次收到你们寄来的汇款通知
单，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了，一整天脸上
都挂满了笑容，逢人总爱说，儿子现在有
出息了！母亲站在我身旁脸有点红，“本
来就是嘛！”言语中流露出自豪。我并没
有多大的雄心壮志，能在打工之地找到
一份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过上说不
上富足却也吃穿不愁的日子，我也心满
意足了。

父亲母亲

文 - 龙仁那个与我终身相处的人

耄耋新娘晒新婚
文 - 秦丹华

给母亲寄钱
文 - 覃光林

切莫火上浇油
文 - 朱东

和为贵
文 - 何正江


